
前半生军旅征程 ， 画人 、画
时代；后半生回归山林，画景、画
生活。

日前 ，暌违观众多年的邵增
虎带着他的 46 张风景油画作
品在广东美术馆开展。

“尘土———邵增虎风景油画
展 ”分为石水记 、致树木 、看人
间 、老朋友四章 ，均为艺术家眼
前的山林、心中的风情。他在 83

岁高龄完成的力 作———长 达 8
米的大幅油画 《顽石图 》也首次
与公众见面。

上世纪 70 年代 ， 邵增虎曾
以 人 物 画 与 主 题 创 作 闻 名 。
1962 年， 邵增虎被分配进了广
东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工作 ，很
快就下派到沿海地区体验生活 。
这段有惊无险的写生历程 ，造就
了他的成名作 《螺号响了 》———

画面上，一位背着孩子的年轻妈
妈，抄起钢叉跨出大门走进茫茫
夜色中———作品精彩地展现了
当时那种全民皆兵的情景 ，因此
入选 1972 年全国美展 ，并被广
东美术馆收藏。

《螺号响了 》 只是邵增虎艺
术生涯的第一座里程碑 。 1990
年以前，邵增虎的作品以主题性
绘画为主。他笔下创作的大量主

题性人物油画作品极具 “史碑 ”
色彩，既有反映军事政治题材的
大型主题创作， 如 《哀思如潮 》
《在延安的日子 》《任弼时 》 等 ，
也有“体他人之痛，感吾国之伤”
的 《农机专家之死 》……为一个
时代留下记忆。

1989 年退休之后，邵增虎回
归山林隐居，在人生的“金秋”之
年，作别人物题材的创作，开始将

视觉镜头转向原野山冈。
20 世纪 90 年代是邵增虎

绘画题材的重大转型时期 ，他亲
近自然 ，情纵青山绿水 ，二十多
年来踏足家乡安徽绩溪以及贵
州 、新疆 、东北 、俄罗斯等地写
生，全身心投入到风景油画创作
中。他在技法探索上永不满足于
现状， 甚至彻底丢弃了画笔 ，以
画刀直接作画，呈现油彩重重堆

叠、凝重厚实的画面感觉。
生于乡土， 经都市而回归山

林。 邵增虎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如今自己每日从住
处出发，大约半个小时走到画室，
“一路都是图画”。

83 岁高龄的画家依然精神
矍铄，每天创作 4 个小时左右，早
午各 2 小时。 他说， 想趁身体还
好，再画一些大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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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杨丽萍回应未婚
未育争议 ”这样的新闻时 ，真
是既诧异又悲哀 ： 杨丽萍招
谁惹谁了 ？ 未婚未育怎么就

成“争议”了？ 谁把这种属于私人
主 权 的事定性成了“争议”？这种事情干嘛要回
应？ 回应那些明显背离常识认知的碰瓷声音 ，既
掉进了喷子的话题陷阱 ，也拉低了公共讨论的观
念水位。

争议并不都是好东西， 有些话题经过争议，能
提升公共认知，让真理越争越明，而有些明显背离常
理、没事儿挑事儿的伪争议，你跟着去争一下，只会
拉低了公共讨论的层次。今天是什么时代了，孔雀有
孔雀的快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私人的事务私人
决定，婚育是个人的事，女人不是生育工具，女人不
需要通过结婚、生孩子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的常识
还要去争，那是怎样 low 的一个讨论层次。

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并存、 观念并行不悖
的社会， 你可以认为养一对优秀的儿女是自己作
为女人最大的成功， 她可以认为有自己的事业是
最大的成功， 她还可以认为失去自我活在男人的
阴影下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有这种声音很
正常，不正常的是把这种声音挑选出来制造争议，

变成一种彼此否定、尖锐的二元对立。
传播学者哈林把公共话题分为三个

区域：第一个叫“共识区”，一般不会有人反
对，代表着社会的主流。 第二个叫“合法争议
区 ”，就是虽然会引发争议 ，但不会觉得反常的
区域， 虽然意见不一样， 但不会觉得对方离经叛
道。 第三个叫“越轨区”，觉得你偏离常识和常理，
不可理喻。 比如在当下社会，婚育是法定的自由，
尊重女性权利，女性不应成为生育工具，应该属于
共识区。 一个社会观念进步的标志在于，将原先一
些看起来不可接受或争议的行为， 纳入到多元包
容的共识区中， 共识区代表着一个社会观念的水
位。

什么叫观念退步 ，就是把本该有共识度的话
题拉到 “争议区 ”，从而拉低公共讨论的层次和观
念水位。 “未婚未育引争议”这种话题的恶劣之处
在于 ，有一种反向制约和议题设置的效果 ，无论
你是反对还是支持 ，看了它一眼 ，讨论了它 ，就被
它设置议题了。 本来没几个人觉得未婚未育是什
么争议的事 ，一讨论 ，成为议题 ，就被反向锚定
了 ，让人感觉好像很多人认为 “未婚未育是女人
最大的失败 ”一样 ，制造某种压力并形成一种羞
耻感，这就是话题的陷阱所在。

中国的初中生甚至小
学生 ， 大抵都知道莎士比

亚是谁 ；在英国 ，可能连大
学生都没有听过杜甫这个名

字。 喜欢中国菜的洋人， 一听到
Du Fu， 还以为是超市或中国餐厅
的豆腐呢。 英国广播公司最近推出
的纪录片 《杜甫： 中国最伟大的诗
人 》，对英语观众认识杜甫 ，应该有
帮助。

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 ，在
影片伊始 ，有一段话 ，说但丁 、莎士
比亚和杜甫创造了诗歌的价值 ，后
人以此作为评断诗歌的准则 。 洵为
知言。 这话令我惊喜的是宇文所安
把但、莎、杜相提并论。 20 世纪著名
诗人兼批评家艾略特曾称， 最伟大
的诗人但丁和莎士比亚平分了现代
天下，没有第三者。 现在，有人认为
有“第三者”了。

但丁的代表作是长诗 《神曲 》，
莎士比亚的主要贡献则是三十多个
剧本。 有人论诗人的成就， 以为必

须写过长诗的 ，才有获评选为大
诗人的资格 。 依照这个标准 ，
《神曲》 长达 1 万 4 千多行 ，莎
剧之一 《哈姆雷特 》 就接近 4
千行； 杜甫呢 ， 较长的作品如
《秋兴八首 》一般也不过是数十
句而已 。 然则杜甫哪有资格成为
“第三者”？

我认为杜甫绝对有资格。 杜诗题
材繁富 ，情思深广 ，流传下来的 1 千
4 百余篇 ，合起来观察 ，杜诗的格局
够“大”了。 其实“够大”并不够，无论
是但或莎或杜 ，他们都 “够精 ”，就是
其语言艺术够精美、精绝。此外，他们
都各有创新之处 ，他们在其传统历史
文化中影响深远。

BBC 这部影片美中不足的是 ，全
片没有一句话谈到杜甫的语言艺术 。
制作人兼叙述者伍德先生应该补充
道：“说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还
因为他的诗艺高超 ， 而且创意丰盈 。
夔州时期所写的 《秋兴八首 》是个极
佳的例子。 ”

教会孩子调节情绪【别处生活】

今天 中 国 画 坛
有一种潮流 ， 就是
装着不会画画 ，风格

稚嫩 。 受过良好美术
训练的画人 ，想重新变

成不会画画 ， 变稚嫩 ，其
实比登天还难 。 所以 ，所谓

坏画 ，说句通俗的评价 ，就是
一种审美上的装嫩。

不过， 老一辈艺术家中 ，
倒真有一个以拙为美而又让
人敬佩的艺术家 ， 他就是广
东番禺人关良 。 关良的水墨
戏剧人物 ，拙得真让人着迷 。
懂传统戏剧的人看出其中的
道道 ， 知道关良不是戏迷那
么简单 ， 他简直就是一深度
戏精 ， 对其中的招式烂熟在
心 ，出手就是绝妙的 “亮相 ”。
了解水墨韵味的则对关良的
淡墨拙笔深感兴趣 ， 那种奇
妙的渲染 ，行笔缓慢而又 “自
然天成 ”，绝活之极 。 我承认
自己就是一个关良迷 ， 读他
的画多了 ，知道那就是天才 ，
无法学 。 有几个追随关良路
子的水墨画家 ， 希望拙那么
一下 ，可怎么学都是装的 ，拙
不起来还好说 ， 还藏着几分
巧，让人看了难受。

其实，关良早年是画油画
的 ，而且是现代派风格 ，有点
立体味 ，又有点表现味 ，品相
很好 ， 一看就是个高手 。 不
过 ，我想 ，如果关良一生坚持
只画油画，而且只坚持当初的
现代派风格，不知后来他会有
什么奇妙的遭遇？历史不能估
计，所以我也说不清楚。 不可
思议的是，中年关良突然不画
外来的油画了，于是也就无所
谓现代派了 。 他转身去画水
墨， 而且全是古装戏剧人物 。
要知道 ， 一 、 水墨是民族传
统 ；二、古装戏剧更是老祖宗。
关良只要画水墨 ， 以古装为
题，他再怎么拙，仅凭这两点，
就大可在中国画坛立足了。 更
有甚者，郭沫若还非常喜欢关
良的作品， 对之赞不绝口，撰
文夸奖不说 ， 还在他画上题
字，以示表彰。 郭老这一表彰，
关良的地位，他想再怎么谦虚
也就下不来了 ， 一个大师无
疑，完全不像他的同乡兼好友
画家谭华牧， 一生坚持油画 ，
一生坚持现代派， 画到最后 ，
没人理睬，给忘掉了。

只是，关良的画应该不属
于坏画，至少，他不会装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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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昙花花的的话话】】 长寿之道
阿媛的父亲

住 在 马 来 西 亚
一个小镇里 ，每

回谈起他 ， 阿媛
的笑声便如串串
小雨，洒满一地。

“80 多岁了 ，身子 壮
硕，思路清晰。 在家里，整天打
着赤膊走来走去 ， 百病不侵 ，
医生根本赚不到他一毛钱。 出
门时 ，总爱穿那件有个大口袋
的衬衫 ，口袋里 ，装着他的宝
贝口琴。 五音不全，偏爱吹奏，
一看到有三几个熟人聚在一
起闲谈 ，他便凑上前去 ，取出
口琴 ，翘起脚来 ，摇头晃脑地
大吹特吹 、 闭目凝神地吹 ，吹
得灵魂悠悠出窍 ，心花朵朵自
灿烂 ；别人反应如何 ，他根本
不管 。 有时 ，碰到镇上有欢庆
会 ， 他便穿戴整齐地赶着去 ，
想要毛遂自荐吹口琴娱乐众
人 。 我的母亲虽觉突兀 ，也没
刻意阻拦 ，只说 ：早点回来啊 ！
他回来时 ，总兴高采烈 ，说大
家全都听得津津有味 ； 实际
上 ，现场杯觥交错 ，闹声喧天 ，
又有谁在听呢 ！ 还有哪 ，他特
别喜欢看广告 ，为了能够尽情
观赏那些五花八门的广告 ，他

竟 然 买 了 三 台 电 视
机 ， 调到不同的频道
去 ，同时开着 ，头颅转
来转去地看 ， 看得津
津有味 ， 碰到富于创意
的广告 ， 他便笑得前俯后
仰 ，笑着 、笑着 ，累了 ，便歪歪
斜斜地睡倒在沙发上 。 母亲早
上起来 ， 总看到三台电视热闹
而又寂寞地闪着无人欣赏的画
面 ； 他呢 ， 嘴角含笑 ， 睡得烂
熟 。 ”

啊 ，长寿 ，只因为他懂得自
宠之道 ， 天天自得其乐而又乐
不可支。他的人生，就像他所吹
的口琴曲子，荒腔走调不完美 ，
但是 ，率性而为 ，不矫饰 、不媚
俗，自在、自如。

这 ， 也算是老者的另一种
人生境界吧？ 不过 ，话说回来 ，
在他恣意而为时，家人 “任由他
去 ”的 “无为之治 ”，也是一种
“宠”的方式吧？

有人说 ，年过八十 ，每一天
都是赚来的，只要不妨碍他人 ，
便应该让他选择自己所要的生
活方式 。 唯有在 “自宠 ” 结合
“他宠 ”的情况下 ，老人才觉得
活着有盼头 ， 也才能活得滋滋
润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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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
藏家 ，总有他

格外倾心的物
件 。 那物件里 ，
除 了 可 以 衡 量

的价值，或许也储存着
别人不知道的浓密情感。

张忌上一部刊载在 《收
获 》 长 篇 专 号 里 的 长 篇 是
《出家 》，主人公方泉为了妻
儿过上幸福生活， 曾经送牛
奶 、送报纸 、骑三轮车 ，干过
各 种 零 活 ， 就 像 余 华 笔 下
《活着 》的感觉 ，可是却偏偏
无法片刻安宁 ， 被裹挟着 ，
也被意外牵引着， 到了佛的
世界， 开始他是假和尚做空
班 ， 不过当成一种谋生 ，渐
渐的， 他却更在意山上遍野
的杜鹃花和想象中身披法衣
慈悲普度众生的自己。 他真
的出家了， 获得了属于自己
的小庵……那也许是一个世
俗与信仰的故事， 但作家把
人物放到生存的两难困境里
描述时 ， 却体恤而温和 ，有
很 多 模 糊 而 又 余 韵 袅 袅 的
“留白”。 就是方泉后来的寺
庙生活 ， 也写得很日常 ，比

如桂花树下说笑念经的村中
老太 ，只要有事 ，都会去庙里
问问师父……

2020 年 ，张忌在 《收获 》
长 篇 专 号 又 发 了 一 部 长 篇
《南货店 》， 主人公秋林在这
个时代的波澜起伏中 ， 也是
一个活得隐忍的人 ，就像 “南
货店 ” 这个标题特别具有南
方属性一样 ， 但张忌小说的
腔调却渐渐鲜明起来， 看似
朴素 ，其实用足了功夫 ，从语
言到所描述的那群如南货店
货架一般丰富的人，他们的各
种手艺绝活，潮起潮落。 张忌
说：“写 《出家》 是见自己，写
《南货店》算是见众生。 ”他喜
欢日本的电影，从小津到是枝
裕和，他们的电影总是能给人
一种不能言说的东西。 他要做
的，是如何能用文字去传达一
种不能言说的东西。

《南货店》 的结尾， 是秋
林给齐师傅写一份悼词 ，“一
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了吗 ”？
那些无法被写入规整悼词的
是些什么信息 ？ 还是有很多
的 “留白 ”，可是 ，那不就是被
作家收藏的人生本来的模样？

【不知不觉】 被收藏的人生
【横眉热对】“装嫩”与坏画

但丁、莎士比亚与杜甫【含英咀华】【拒绝流行】 不要被人造争议所绑架

【如是我闻】
断舍离

懂得如何调节
情 绪 包 括 很 多 方
面 ：比如 ，能够忍
受 一 些困难的感
觉，好比失望之类；

知道在自己需要的
时候如何寻求支持；在

各种社交场合中学会作
出适当的反应。 孩子们掌握
了这些技能，可以在操场上表
现得更好；课堂上会有更好的
专注力度；遇到冲突，也能够
以建设性方式加以解决。

父母对孩 子 开 发 和 构
建这些技能至关重要 ，但大
多数成年人甚至都不懂得
有关情绪的基础知识。 他们
有的可能只是不健康的应
对策略 ， 例如大吼大叫 、压
抑或回避。 根据我们对亲子
关系中父母和孩子会互相
影响的认识 ，父母有将自己
不好的情绪模式传给孩子

的风险。
怎 样 提 高 自 己 从 而 也

提高孩子的情商呢？ 第一步
是先要认识情绪。 有没有注
意到 ，在 《头脑特工队 》中 ，
负面情绪———忧伤 、 愤怒 、
恐 惧 、厌 恶 ，共 计 四 种———
大大多于正面情绪 （只有一
种，即快乐）？ 其实电影里总
结的五种基本情绪 来 自 过
世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布鲁
契 克 （Robert Plutchik） 的
“情绪之轮 ”理论 ，它说明了
八种基本情绪 （快乐 ，信任 ，
恐惧 ，惊奇 ，悲伤 ，期待 ，愤
怒和厌恶 ）和它们相互联系
的各种方式 ，包括哪些情绪
是相反的 ，哪些可以轻易地
转变为另一种。 只是为了便
于孩子们理解 ， 《头脑特工
队 》最后将八个基本情绪缩
减为五个 ，才有了电影里那
五位独立思维的情绪小人。

福 柯 （Michel
Foucault, 1926 -

1984） 认 为 ， 由 于 权
力的介入 ， 知识带给人

的往往是判断力的削弱 。 因
此他认为 ：“或许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做
的 ，不是去 ‘发现 ’什么 ，而应是去 ‘拒
绝’什么！ ”

这绝不仅仅局限于知识与思想领
域 ，当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物质
的，都是必需的吗？ 上世纪 90 年代，日
本的德语文学学者中野孝次 （1925-）
在他很有影响的著作 《清贫思想 》中就
提出要清心寡欲 ， 回归简朴人生的说
法。

2009 年山下英子 （1954- ）出版了
她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断舍离 》，倡导
极简生活 。 她所谓的 “断 ”是断绝自己
本来就不需要的东西 ；“舍 ” 是舍去多
余的事物；“离”是脱离对物质的执着。

前些日子读 《五灯会元 》，其中的
一段让我很有感触 ：“出家之法 ， 长物
不留。播种之时，切宜减省。缔构之务，
悉从废停。 流光迅速，大道玄深。 苟或
因循，曷由体悟？ ”

不留多余的东西 ， 这也是出家人
清苦生活的一部分。 人生到了 50 岁以
后开始做减法 ， 今天如果让我来做选
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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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增虎：于司空见惯中发现美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蔡梦婷

羊城晚报：本次展览的风景田园作品
和您过去同题材作品相比有什么不同？

邵增虎：我的画法总的来说还是比
较传统、写实、个性化。现在一般不看我
签名，人家也知道是我的画。 只不过年
纪大一点，感悟多一点，内涵就多一点，
可能就耐看了一点。我现在住在英德的
山区里面，好久没到广州，老朋友没见
面，有的人都以为我不在了（笑 ）。 那就
办个展览大家见见面吧， 准备了两年
多，出了一批作品。因为身体还可以，这
次画了几张大画，以前没有过。

羊城晚报：画幅这么大 ，您驾驭起
来费力吗？

邵增虎：我今年 83 岁，从来没画过
这么大的画， 过去画的大概都是一米
多，这次画了八米多的纸，自己都被吓
到了。 看到这些大画，策展人以及杨小
彦教授他们就建议，这次画展的总体思
想可以表现生命力。

我想，一是作品表现的景物内容的
生命力，二是不是也还要表现一下我自
己的生命力？ 超过 80 岁而有体力作这
么大的画，确实不太常见。 两年多里我
画了这些作品，劳动量很大的。 所以要
说艺术水准，大家看，也就是这个样子；
但如果要选“劳动模范”的话，你们可以
选我（笑）。

邵增虎， 1937 年出生
于安徽省绩溪县 ，1962 年毕业
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 。 曾任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 广东省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 广东省油
画学会主席。 现为国家一级美
术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作品
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奖。

八旬画家作八米大画，重在表现生命力

画人不是唯一长项，对大自然有感情

A

B

广东油画独树一帜，
得益于竞争氛围C

《农机专家之死》

《红树林》

《顽石图》

羊城晚报： 您曾以鲜明
的大型主题创作闻名，如《螺
号响了》等。 您如何兼顾主题
创作的需要与美学表达？

邵增虎：《螺号响了》是
比较早期的作品， 如果说我
技术上比较成熟的， 是《任
弼时》。 那张画在技法上有
新的追求， 我吸收了版画和
漆画的一些东西， 现在收藏
在中国美术馆， 是我比较满
意的作品。 当时的主题创作
要为现实服务， 但在艺术创
作的过程当中， 像表现技巧
方面、 用什么艺术语言去体
现思想， 个人还是有一定的
自由度， 可以有自己的想
法。

羊城晚报： 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广东主题油画在全国
独树一帜。 您从中受到哪些
影响？

邵增虎： 广东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 一直到八十年
代， 都人才辈出， 中青年画
家创作的一批作品在全国都
叫得响。 广州美术学院也是
全国几所最有影响的美术院
校之一，出了很多人。 此外，
那时候在广州军区创作室有
两部分人， 一部分写作、一
部分画画， 写作部分出了
《红色娘子军》等作品，美术
创作在全军也很突出。

大家在那种氛围之下都
感受到竞争性， 希望能拿出
好作品。 从我个人来说，就
有一种强烈的愿望， 希望能
够有那么一两张画能在全国
站得住脚。 因此那批年轻人

都很卖劲、很下功夫，而且那
时的创作不是为了个人，而
是为了社会。 现在市场影响
太大，那种强烈的精益求精、
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感觉总体
上不如过去强。

羊城晚报： 近年来主题
创作再度受到关注 ， 越来越
多的创作者开始投入这一领
域。

邵增虎： 主题创作应该
要有， 不搞不行。 我觉得美
术除了审美功能、 影响人们
心灵的功能以外， 还是应该
有教化作用，引导人们，做人
要有一种正气，应该为社会做
点什么。在市场经济特别发达
的情况下，如果老是想市场需
要， 就容易拉低艺术水准，因
为市场对艺术品位的要求不
完全一致，市场价值和艺术价
值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有志气
的画家还是要认认真真画些
对社会有影响、对艺术来讲有
探索的作品。

羊城晚报：这一热潮中 ，
有什么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邵增虎：这就是每一个
画家的责任感问题了。 希
望自己画出什么样的画 ？
如果你志气高一点， 想参
与我们国家的艺术发展 ，
那 就 不 仅 是 满 足 生 活 要
求， 还要解决文化层次上
的问题， 因此你必须强迫
自己下功夫 ，要有思想、要
有技术。 特别是画院的画
家们， 对待国家的任务应
该有光荣感，努力创作好，
体现自己的思考和水准。

羊城晚报：在创作风景画前，您都
是以人物画为主。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向？

邵增虎： 就个人的爱好和气质
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风景画。 但
在过去的那种氛围里，我又是在部
队，广州军区整个美术组都是我负
责，当时上级的意图、文艺思想都
要求我们要画人物。 到改革开放之
后，我接近退休，才开始画点风景
画。 可能是运气好，国外有一些画
商直接来找我， 还邀请我去搞展
览， 退休之后也没有国家的任务

了，感到自己应该放松一下，就转
向完全搞风景了。

我本来就在山区里长大的，家
在黄山附近的一条山沟里，离黄山
大概有 30 多里路，家里有牛，小时
候除了上学就是放牛，家乡风景也
是很美。 画人不见得是我唯一的长
项，我对大自然也很有感情。

羊城晚报：对于风景画，您的艺
术追求是什么？

邵增虎： 画风景画对我来讲，本
身就是一种享受。 过去画人物画，从

题材、 内容都容易感觉到一种压抑，
像《农机专家之死》这样，都是在心情
很沉重的情况下画出来的。而画风景
是一种（心灵的）解放、一种享受，透
露的是内心的喜悦和美感，也期望观
众和我一起欣赏大自然的优美。

我不画高山、 大海等等这些本
身就很优美、气势磅礴的东西，而是
画身边的平常东西，像草、树、石头、
水，都是生活中很接近很熟悉的。现
在整天都泡在风景里面， 对景物的
观察就比较深入，我希望在平常的、

司空见惯的景物中画出一种不平常
的感觉，让人发现它们的美。

我现在乡下住的地方到画室大
概要走半个小时的山路，每天在路
上所见就能画好几张，都感觉它们
很值得表现、 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生活和艺术交融在一起，不是一定
要跑到什么地方刻意寻找什么题
材，这是一种状态。

还有一点，我喜欢画暖调子，就是
比较热烈的、偏红黄的调子，但广东是
一片绿，因此到秋天时，我就喜欢往新

疆、东北跑，画一些暖调子的画。
羊城晚报： 您觉得油画的表现

题材还有哪些探索空间？
邵增虎： 我的看法是， 艺术应

该多元， 需有主旋律、 有主题内容
的，另外风花雪月、花花草草也可以
画。 一个画家擅长什么、喜欢什么，
就以最大诚意把它画好就行了。 重
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语言、 风格和内
容特点，不必兼顾所有题材。 一生的
时间太短了，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把
自己的偏爱发展到极致就行。


